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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第一隊  白井姐妹最後的時刻



八月二十五日巳時。



守衛城堡東門的是高山藩婦女隊第一隊，有三十二人，隊長白井梅子帶領著她們從巽門出擊迎戰敵軍，在上杉軍隊那揮舞著刀槍蜂擁而至的三百男兵面前站住了陣腳。



雖然高山藩只是一個小藩，但是，高山藩卻是以勇猛而著稱的。



藩士們對子女的教育也非常的嚴格。



藩中的男子從孩提時期就被送到萬朵館進行軍事教育。



女孩從十四歲到十八歲的時候，也被送到藩校芙蓉館，除了學習作為一般女子的教養之外，薙刀，小太刀，短槍，短弓等等的戰鬥素養也加入了日常的教育中。



其中，挑選武功和素質比較好的編成組隊，在一但有戰事的時候，不出十天就可以組成一支作戰強悍的高山藩婦女隊。



但是在其他藩眼裡，她們不過只是臨時被拼湊起來的婦女罷了。



也許是這樣的想法在作祟，最初看到這樣一支女軍的時候，男軍先是愣住了，然後哄笑起來，但是，緊接著的戰鬥中，男人們的那種征服的慾望被激發了出來，他們重新組織隊伍向婦女隊猛撲過來了。



和面前的女軍混戰在一起，一開始婦女隊還能有效的抵抗他們的進攻，但是後來，她們的戰鬥隊形被潮水般猛烈的男軍戰隊給衝散了，就在那個時刻起，撕喊聲慘叫聲和刀劍相碰的交鳴聲亂在了一起。



梅子和她的妹妹雪子，一邊相互召喚著，一邊背靠背斬殺著衝過來的敵人。



梅子當時二十五歲，修長的薙刀在她身前劃出美麗的弧光，接連斬殺了好幾個衝向她的敵兵。



雪子十九歲，雖然是一個白白胖胖的美少女，而刀法絲毫不輸她的姐姐。



但是，畢竟是敵人眾多。



在拚殺的過程中姊妹之間的距離在慢慢的疏遠，兩個人被幾個敵人包圍，拚死苦戰。



這個時候，一個身強力壯的武士，手持一桿長槍在擋在了梅子的面前。



用長槍向梅子猛刺過來，梅子吃力的抵擋著刺過來的銳利的矛頭，一邊左右躲避著，一邊向後退，但是，沒過一會就被長槍逼到了牆邊，她背靠著牆，再也沒有後路可退了。



「噹啷！」的一聲，梅子的薙刀被那男人挑開了，那男人橫過長槍，用槍柄打在了她的手上。



薙刀「叮噹！」一聲掉在了地上。



緊接著，長槍如閃電一樣，猛的扎進了梅子的右大腿上。



「哎呀，疼呀！」梅子不由高聲呻吟著，當那男子猛的拔出長槍之後，她蹣跚的後退了兩三步靠在了身後的土牆上。



就在這時，那男人的第二槍飛快的紮了過來，「噗哧」一聲，這次是扎進左腿的膝蓋上方的大腿。



「哎呀，啊！」不愧是剛烈的梅子，在兩腿都受重傷的情況下，一邊緊皺眉頭忍受著傷痛，一邊支撐著土牆頑強的站立著。



但是，傷痛讓她的身體慢慢的滑落下去，終於，兩腿向前伸直，屁股重重的坐到了地上。



「小女人，還很堅強呀！」男人看著完全沒有防衛能力的梅子說道。



然後，他臉上浮顯出殘忍的微笑，一邊舉起長槍準備給梅子最後的一刺，就在這個瞬間，那個男人突然向前栽過來，一頭撞在了土牆上。



在那男的背後，雪子手握薙刀站著。



看到姐姐受傷之後，她急忙砍倒面前的敵人，轉身就跑了過來，但還是慢了一步。



「姐姐，妳還能堅持嗎？」當雪子跑過來抱住梅子的時候，她背脊被充分暴露給敵人，緊接著，其他的男兵從背後逼近，用長槍刺進雪子的背脊。



創傷並不那麼深，但是疼痛讓她猛的向前撲倒跪在那裡，雙手向支撐想著身體，膝蓋跪地，像小狗那樣匍匐在地上，屁股高高的撅著。



就在這個時候，那柄長槍又狠狠的刺進雪子高高撅起的屁股那一對丘陵之間，這次是深深的紮了進去。



「啊呀！」雪子慘叫著，一尺多長青白色寒光閃閃的槍刃，沒有遇到任何的抵抗，就從少女的胯當只間深如到她的肚子裡面，那男人毫不憐惜的用手翻動著槍柄，讓槍尖在她的腸子之間翻攪著。



腿和腰失去力氣的梅子依舊是背靠著土牆，坐在地上。



妹妹雪子因為劇烈疼痛而扭曲的臉就在她的眼前。



雪子大大的瞪著眼睛，眼珠好像要被她瞪了出來，眼珠已經翻起來，看不到瞳孔，雪子柔軟的舌頭從嘴唇之中間伸了出來，漸漸慘白的額頭上豆大的汗粒不斷的冒了出來。



一隻手緊緊的按著肚子忍受著腸子間槍尖剜攪的疼痛。



梅子看著妹妹痛苦的表情，使勁的抱著雪子，大聲呼喊她的名字。



但是槍尖在雪子的腹中肆意的攪動著，讓雪子幾乎瘋狂了。



「啊~~呀！啊……」雪子激烈的晃動著頭，但是，由於長槍是從肛門刺進去，一直刺到肚腹的深出，讓雪子始終不能轉動身體，那男人依舊在雪子的腹中翻動著槍尖。



但是，不久粘滿鮮血的長槍的槍尖「咕嚕」一聲，猛的從雪子的肛門被拔了出來，槍頭把雪子的腸子從她的肛門裡帶出了一截，被槍頭拉直後，猛的彈跳著縮了回來，軟軟的垂在雪子的身後。



雪子停止了慘叫，靜止了一會，便一頭紮在了地上。



雙手的手指使勁的在土地上抓撓著，發出嘔吐一樣的叫聲。



慢慢翻起了白眼。



十九歲，花蕾般美少女，被敵人殘忍的抽腸而死。



「不要！雪子！不要死！」梅子不由得悲痛失聲，大聲叫喊著，那男人依舊提著滴血的長槍，用銳利的目光看著梅子。



那個臉，像是一個發情的野獸。



不知不覺，那男人的後面又出現一個男人，拿著和那男人相同的武器。



那個武士什麼也沒有說，那男人回頭看了看，也沒有說話，然後向梅子的方向看了看。



武士點了點頭，接著兩人就慢慢地走到梅子的面前，用腳踢開爬在梅子身上還在抽搐的雪子。



梅子上半身靠著牆，兩腿向前伸出，兩腿除了麻木什麼感覺都沒有。



此時梅子心裡面煩亂的想著，雖說上了戰場就有必死的決心和準備，但是，在這樣的姿態下，讓兩個連名字也沒有小兵這樣的殺死，心裡總是有很大的不甘心。



二個男站在梅子伸出的兩腿兩邊，二枝矛頭沒有向梅子刺過去，而是慢慢的挑開她的戰甲和衣服。



梅子慌亂的掙扎著，但是衣服還是被挑開了，露出她豐滿的肚皮和洞狀的肚臍眼。



一個男人把槍頭對準了他的肚臍，慢慢的紮了下去，槍頭還沒有刺穿她的肚臍，梅子的小腹被擠的突出出來！



疼痛讓梅子不安分的蠕動著身體，但是她依舊沒有呻吟沉默的忍受著疼痛，她緊咬著嘴唇，大聲的喘息著，眼睛狠狠的盯著那個男人的眼睛。



突然，另一個人的長槍的槍尖猛的紮在她突出的小腹上，在她肚子的最豐滿的部位深深的紮了進去。



「恩哼，恩！嗯……」梅子緊咬著嘴唇呻吟著，劇烈的疼痛讓她痛苦的蠕動著身體。



突然肚臍裡的槍頭也「噗哧」一聲貫通了厚厚的腹壁，從肚臍裡穿刺到肚子裡面，在她腹中扎破了柔軟的腸子。



腸子被撕開，流出腸汁在腹中開始漏出，那種奇怪的劇痛讓她搖動著發抖身體，梅孩子無意識雙手，緊緊的抓住自己的肚皮，柔軟的肚子被自己的手挖著，來回變換著奇怪的形狀。



「呀，……哎呀，疼死了，讓我，讓我，死！」腸子被剜攪的疼痛，讓梅子大聲的喊叫著乞死，同時她那橢圓美貌的臉激烈扭曲著。



她那妖艷的表情煽動男人們殘忍的情慾，兩個士兵一邊如獸類一樣的呻吟著喘息著，一邊瘋狂的攪動著長槍，二枝鋒利的槍刃上下交叉著切割著梅子的子宮，貫通了她的膀胱！



然後兩人又同時挑起槍頭，槍頭把梅子的肚皮挑了起來，形成了一個怪異的形狀，然後「噗」的一聲皮肉撕裂的聲響！



她的小腹被完全的挑開了，刺在她小腹上的長槍脫離她柔軟肚皮的纏繞，猛的飛了出來，粉紅色的小腸合著鮮血被槍尖挑的飄飛出來，然後，在空中劃了一個弧線，濕搭搭的落在梅子的身上，蠕動著，伸縮著。



「啊，腸子！……啊！……」梅子絕望的看著自己那還在軟軟的蠕動著的小腸，痛苦的叫喊著，還沒有等她從挑腸的疼痛中恢復。



刺進她肚臍中的長槍緊接著開始慢慢的向下刺進去，那士兵好像要讓這種疼痛延續下去，盡情的折磨梅子那堅強的忍耐。



槍頭緩慢的旋轉著貫穿她的子宮，刺過她的直腸。



「啊~~~！」梅子發出可怕的尖叫，同時，猛烈的扭動著身體，雙手緊緊的抓住長槍的稈子，奮力阻止長槍的刺入。



在最後，那士兵把長槍猛的一捅，鋒利的槍尖，帶著梅子的鮮血和碎肉，「噗」的一聲穿出了梅子的肛門。



「啊，呃！……」梅子發出慘叫的同時，她的身體劇烈的抽搐起來，眼睛向上翻成了白眼，劇烈的痛苦讓梅子昏了過去，在她的兩腿間噴出的鮮血和小便，在地面慢慢的擴大了。



這個時候，兩個男人讓開長槍，解開衣服開是對著梅子射出精液。



完事後那男人，踩著梅子的肚子拔出長槍的時候，從梅子被踩的肚子上的傷口裡，柔軟的小腸被「咕咕吱吱」的擠了出來，從那以後，梅子就再也沒有動一動。







第一隊隊員  新籐初子的串刺切腹



和梅子一起衝進上杉軍隊裡面的第一隊士裡面，還有武士新籐左衛門的妻子初子。



初子在丈夫出征後，就和懷孕七個月的嫂子喜久子一起守衛新籐家，然而，前天的早上，懷孕的喜久子在戰爭開始的時候還沒有什麼擔心的，但是，為了初子能夠加入婦女隊而不為家裡擔心，在真正開始之前就以純潔的自殺結束了。



那個早上，喜久子身穿全白的衣服，帶著匕首進入了佛堂。



在佛龕把燈點燃，在佛龕前鋪了白布作為切腹的位置。



喜久子小心的坐在了座位上，慢慢地放鬆了腰帶之後，把腰帶壓低，讓黑色乳頭和大大的乳房，圓鼓鼓突出的白嫩的肚子暴露出來！



然後對右邊初子輕行一個禮，反手握緊匕首，小肚子左下一寸的地方猛的刺了進去，然後一口氣把倒拉向右邊的小腹。



血流出的並不那麼多，沿著小肚子流了下來，因為膨大而拉緊的肚皮從刀刃切割過後好像繃開一樣的裂開，上下開裂的傷口裡面，大如的刺球鮮紅的子宮露了出來。



疼痛歪曲喜久子的臉，看著自己已經劈開的肚子，喘息著，然後，從右邊小肚子裡拔出的刀刃，雙手握著匕首猛的向傷口中央在刺了進去。



六寸五分長的匕首刀刃，被七月膨大的子宮吞全部沒了，只留下刀柄露在外面。



「嗯~~~嗯~~嗯~~」喜久子呻吟著，艱難的伸只身體，看著自己的子宮猛烈的收縮著，透明的羊水如泉水一樣的噴出，粉紅色的小腸從上邊腹部空隙蠕動著膨湧出來。



疼痛難當的喜久子，也許是因為自己即將出生的孩子被自己殺死，或者是因為看到自己的小腸留出腹外，突然鬆懈下來，雙手支撐著將要倒下的身體，一邊喘氣一邊呻吟著說：「嗯~…初子……介錯……」



說完，依舊把匕首在自己的子宮裡攪動著。



初子俐落站起來，把小太刀拉出了刀鞘，然而，喜久子是向前低著頭，所以，沒有能介錯。



不得已初子轉到喜久子身後，用左手抱起喜久子身體。



「喜久，可以嗎！」說話的同時，刀刃從喜久子右側腹刺入，刀刃穿過肚皮，直接刺在了她的肝臟上了。



喜久子肚子上的傷口裡流出了很多的黑血。



「哎呀！啊，啊……」喜久子悲慘的喊叫著，同時雙手緊抓著刺入的刀刃，劇烈的掙扎起來。



過了不久，便筋疲力盡倒在了初子的懷抱裡，再也不動了。



初子在嫂的死亡了身體之前合掌默默的祈禱，然後，就立刻整理裝束，帶上自己心愛的戰刀，天一亮，就去婦女隊報到了。



所以，這一天的戰鬥，初子是最勇猛的。



戰鬥中倖存的隊員們，有秩序的向城門裡面退去，只有初子一個人還在外面衝殺，拚命地向敵陣衝了過去。



不斷的有敵兵在她的銳利的刀鋒下被斬殺。



上杉軍隊快速包圍了初子。



有意活捉初子。



五六個人包圍著初子，然後同時猛撲過來。



由於疲倦，初子的薙刀被敵人打掉了，包圍她的男人們發出了勝利的歡呼。



就在這個時候，初子一個翻滾，利落拔出腰間的肋差，刺進了衝過來的一個敵人的側腹。



那些包圍她的人看到同伴大叫一聲倒在地上，剎那間都停止了腳步。



在這之前，抱著必死決心的初子對切腹自殺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她反手握緊滴血的刀刃，柳眉高揚，表情憤恨的瞪四周的敵兵，同時，把身上的胸甲摘掉，把肚子露了出來，就在她對準自己的肚臍準備猛刺下去的時候。



突然看到敵兵那飢渴的眼神，她改變了主意。



初子站起身來向旁邊邁了一步，兩腿八字形叉開，用左手推著刀刃，用刀子割破褲褲，然後，慢慢的把褲襠割破，把刀刃放進兩片陰唇之間，刀尖慢慢的進入了她火熱的陰埠裡面。



「恩呀！」奇怪的悲叫從初子的嘴唇裡迸出，在她渾身顫抖的時候，可以看到，刀鋒猛的刺破陰核滑進了滿是陰毛的陰部肉褶深處。



初子一邊咬緊牙關「咿咿呀呀」的呻吟著，一邊從刀刃鬆開雙手，然後雙手按著自己的雙膝，刀子像個尾巴一樣掛在她的兩腿之間。



在她面前的軍兵注意到，刀柄的頭部頂著地面的脅差還有二尺多長的刀身露在她的體外，初子慢慢的把雙腿分開，像騎馬那樣，慢慢的蹲下身體。



「恩~~~恩~~咿，呃。」痛苦的呻吟從初子咬緊的唇間流露出來。



她痛苦的按著小肚子，雙手使勁的在自己的小腹上抓撓著，那刀鋒緩慢的從她的陰道口刺進去，由於刀尖貫通了她的子宮，她的身體猛的震動一下，初子穩定了一下身體，繼續向下坐下去。



疼痛讓她的身體僵直，雙手緊緊的抓住兩側的腹部，可以看到她肚子裡的刀尖從裡面把她嬌嫩的肚皮挑起來，一顫一顫的扎破她的腸子，刀尖從她腹內在她小腹上頂出來的凸痕慢慢的向她深邃的肚臍遊走上來。



第一次看到女人用這樣方式穿刺肚子的士兵都愣在那裡，這樣的妖艷的情景，讓上杉士兵們的陰莖勃起，一動不動的看著眼前的情景。



初子晃了晃因為疼痛而變的麻木的頭，一隻手撐住身邊的栓馬用的柱子，一隻手，在自己的上腹部按壓著。



然後雙手緊緊的按在側腹，讓自己的小肚子向前挺了出來，又開始慢慢的蹲下身體，肚子裡面的刀尖把她的肚臍頂了起來，慢慢的頂起來，越頂越高，突然，「噗」一聲，鮮血和刀尖一起從她的肚臍裡穿刺出來。



突然在她的臉上露出一種挑釁般怪異的微笑。



然後猛的坐了下去。



初子再也掌握不住身體的平衡，雙手徒勞而慌亂的想抓住什麼東西，然後向後躺倒在地上。



初子慌亂的掙扎中，大量的鮮血伴隨著她的掙扎一股股的從她的陰部間和肚子上噴湧出來，漸漸的初子在血泊中的掙扎越來越微弱了。









第二隊隊員  安西恆子被俘切腹



婦女隊第二隊是在戾橋的交戰中參加戰鬥的，和上杉二百多人的特別隊交戰。



但是無論是從精力上還是戰鬥技能上，這些婦女隊都沒有獲勝的指望。



安西恆子，就是在這場戰鬥被敵人活捉的。



她已經失去了丈夫。



丈夫安西修理是在前些天帶領部下迎擊上杉軍隊，奮戰中被敵人的槍彈射中右胸部不治身亡。



二十五歲的未亡人恆子是為了為丈夫報仇才參加婦女隊的，作為第二隊的隊員在戾橋的激戰，斬殺了上杉軍隊的數人，因為掩護受傷的武士而被敵人衝散。



走了很長時間後，恆子還是沒有找到隊伍。



疲憊的恆子，中途扔掉了沉重的薙刀，身上只有丈夫遺留給她的心愛的短刀。



恆子在河流旁邊的樹林作為了結自己的地方，在這之前她就有了剖腹的準備。



她坐在樹林裡慢慢地脫掉身上的鎧甲，裡面是白色的夏天穿的窄袖便服。



把沾滿汗和塵埃白頭巾解開，在沙子上端座做的恆子此時已經上半身赤裸著。



個子高挑的恆子，艷麗豐滿的皮膚，膨脹的乳房和豐滿的肚子都毫不保留的展示著成熟女性的魅力。



把短刀放在旁邊，然後把腰帶使勁的壓低，露出肚臍的下面寬廣的小腹，恆子閉上眼睛，雙手慢慢地在自己豐滿的小肚子搓揉起來。



突然，恆子感覺到背後被猛的一推，同時，雙臂就被人從後面力扭住了。



恆子眼前突然一黑。



緊接著，恆子對感覺到被幾個人敏捷的把雙手捆到了背後。



從袖標的顏色來看，這些男人是被臨時徵召的土兵。



「你們想什麼？放開我！」儘管她竭盡全力的喊叫和掙扎，但是還是掙脫不開捆綁她的繩索。



恆子上半身的的衣服已經被脫掉，腰帶也被解開，腰布脫落下來，豐滿的肉體被洋面壓倒。



兩腳被兩個男人抓住，向兩邊使勁的拉著，恆子知道他們想幹什麼。



拚命的夾緊雙腿。



就在她奮力抵抗的時候，一個男兵堅硬的拳頭，重重的砸在她鬆軟的小肚子上，頓時，肚子裡面那種腸子翻動的疼痛讓恆子的頭翁翁直叫。



就在這時，兩個男人把她的雙腿大大的分開了，她那四周被漆黑的陰毛包圍著的紅色的肉褶暴露出來。



這樣的情景讓恆子忘記了疼痛，又開始奮力的掙扎，但是一個男人把一桿長槍橫著壓在了她的胸部，讓她動彈不得，在她兩腿中間的那些男人的頭目用手分開那些肉褶，把粗大陰莖放了進去。



「啊！！！」在她悲痛的呻吟的同時，巨大彎曲的陰莖在恆子的腹中不停的進進出出。



那男人一邊挺動著身體，興奮的高聲笑著，一邊用巴掌狠狠的拍打著恆子豐滿的肚皮。



「叫呀，妳這個女人，不會叫？」那男人說著又使勁的用拳頭打著恆子那早已經被打紅的肚皮，恆子咬緊牙關，悶悶的哼著，忍受著他拳頭的擊打。



突然，恆子感到一個堅硬的東西一下子戳進她的肚臍，而且使勁的向肚臍裡面扎進去！



「啊呀！不要扎我肚臍，啊！」叫出來的同時，她感覺到由於肚臍被戳，那男人的陰莖好像突然變長了一樣，一直捅進了她的整個小腹。



「啊！啊！肚臍……你們……」這樣的感覺讓她失聲大叫起來，但是她聽到那些男人們在她叫出聲後那種肆意的狂笑，讓她感覺到一種痛徹心骨的羞辱。



「嗯，恩！」恆子咬緊嘴唇盡量不讓自己發出聲音，儘管還能感覺到那男人用東西更猛烈的在她肚臍裡面摳刺著！



儘管那種奇怪的疼痛和快感交替著衝擊著她的身體，但是，手被綁在背後著恆子始終沉默著反覆的挺動著身體，掙扎著，陰莖快速的抽插和男人快樂的喘息聲過後，便猛的爬在了恆子的肚子上。



巨大的龜頭跳動著把一股股灼熱的精液噴到恆子的子宮口上。



男人的精液射進女人的陰道深處的時候，那種爆發的感覺，讓恆子從喉嚨的深處發出那種失神的嗚咽。



另外的三個男人也跟上去姦污了筋疲力盡的恆子。



在沒有見過世面的鄉下士兵眼裡，恆子的艷麗潔白的身體簡直就是天仙一樣。



士兵們好像要沒完沒了的姦污她，反覆，貪婪的享受面前這個美麗的獵物。



恆子美麗的身體也不再掙扎，一動不動的任由著幾個人的侵入，無論那些男人怎麼折磨她，都一聲不吭的忍受著。



不久後，那四個士兵也都精疲力盡了，像死人一樣躺臥在恆子雪白的肉體傍邊時，突然，一個人突然認出了恆子。



「這傢伙是在戾橋殺掉隊長的那個女人。不要放過她！」話音還沒落，士兵們七手八腳的把恆子拉起來，只有一張腰布纏在她的身體上，他們把繩子綁在恆子的腰上，然後拉著她向上杉的軍營走去。



強烈的屈辱讓恆子頭暈眼花，疲倦發軟的身體和兩腿之間被凌辱過後的腫脹讓讓她邁不開腳步，被那些士兵牽拉著一步一停的走著。



等恆子到了敵人軍營的時候，那個被恆子砍成重傷的隊長聽說已經不治而亡。



這樣恆子就要被即刻處決。



「喂，妳這個女人，準備被砍頭吧！」作為組長的武士從座位上站起來，拔出了大刀。



架在恆子的脖子上，恆子看了看他的臉說。



「用不著麻煩你，我會自己自殺的。」



「什麼？自殺，妳怎麼自殺？」



「當然是把自己的肚子切開自殺呀。」



「切腹自殺，妳有這樣的勇氣嗎？可沒有人給妳做介錯，知道嗎？」



恆子點了點頭。



「來人，把這女人的繩子解開，讓她用這個自殺。」那武士從腰裡拔出肋差，扔了過去。



恆子拿起那人扔過來的肋差，在帳篷中央端坐下來。



那武士又回到他原先的座位上，銳利的眼光審視著恆子的一舉一動。



幾個小兵也圍了上來，好色的眼睛一邊目不轉睛的看著恆子豐滿的裸體，一邊期待著那種殘忍情景的出現，他們的胯當間都不由的鼓了起來。



以女人的身體在沒有介錯的情況下，要想切腹自殺死亡，不僅要讓刀刃刺透自己肥厚的腹壁，還要割破腹腔中的腸子，那就要有三，四寸的深度，七，八寸的長度，否則是不可能成功的。



關於切腹作法，恆子在藩校芙蓉館中早就被嚴格教授過，然而，切腹是對是體力和精力最可怕的挑戰。



但是，對現在的恆子而言，作為武士妻子的衿持現在已經沒有了，只想立刻切開自己這個剛才被姦污而變的污濁不堪的肚子。



全身只有一張腰布恆子端坐著，慢慢的解開包裹肚子的白布，將肚臍以下的潔白光滑的肚子露出來，看到自己的肚皮上面被那些男兵打成紫色的青塊，和被不知道什麼東西戳的已經紅腫的肚臍，一種羞辱的感覺從她的內心深出由然而升。



接著拿起肋差，把解開的白布纏繞刀刃上，用右手反握，挺起胸部，直起大腿變成膝站的樣子。



深深的呼吸，讓肚子和胸部大大起伏。



手掌按在小肚子左下之後，像安撫激動的肚子一樣撫摸著，柔軟的肚子和孔一樣的肚臍，在手掌的撫弄下，柔順的改變著形狀。



手指觸碰到受傷的肚臍，讓她感覺到一種異樣的疼痛，在肚臍的深處，不停的有黏液一樣的東西滲出，又讓她想起來剛才的屈辱。



她的手離開自己還在隱隱做痛的肚臍，然後在肚臍下豐滿凸出的小肚子上揉弄兩、三次之後，就高高的把右手舉起，然後輕輕的點在將要刺入的地方，左手的手指也拉緊了那裡的皮膚。



「啊！」恆子大叫一聲，同時右手的刀尖也刺進了柔軟的小腹中，她顫抖著，左右緊緊的抓住傷口附近的皮膚，靜止了一會，然後，鬆開緊抓肚皮的左手，身體向前傾斜，把左手的手掌狠狠的拍在肋差刀柄的頂端。



「噗嗤！」刀刃穿刺肚皮那鈍鈍的聲音之後，刀刃一下子刺進她的肚子三寸多長。



恆子咬緊牙關，重新挺起被刀刃刺傷而蜷曲的身體，直起腰，把豐滿肚子高高的挺了起來，受傷的小肚子在劇烈的收縮舒展著，鮮血開始從傷口裡噴湧出來，沿著她潔白富有曲線的小腹上流淌下來，她喘息了一下。



「啊哎！」恆子叫出聲音的同時，又開始把刀刃艱難的拉向右邊的小腹。



被白布纏繞所留下的刀刃被整個刺進她的肚子裡，水平切斷厚厚的腹壁和裡面的腸子，繼續向小肚子右邊艱難的移動過去。



隨著刀刃的移動，迸濺出來的熱血把雪白的皮膚染成鮮紅，被切斷的腸子裡面那斑斕的腸液也伴隨著鮮血向傷口外噴湧著。



「啊！啊！」劇烈的疼痛讓恆子身體激烈抖動，她從肚子裡拔出一點肋差的刀身然後又重新刺進去，一下。



兩下，如同拉鋸一樣艱難的切割開自己肚子裡面肥厚的脂肪和柔軟的腸管。



因為要穩定身體，所以她的兩腿大大的張開，身上唯一的腰布也在劇烈的掙扎中滑落，濃密的陰毛和陰部那還有留著被凌辱過腫脹的裂縫也清楚的暴露在人們面前，無意識之間漏出小便潺潺的沿著大腿內順流淌出來。



但是，對現在的恆子而言，是不是美觀切切腹現在已經不是很重要了。



在刀刃艱難的到達右側小腹的時候，恆子雪白的裸身體好像被澆了水一樣，沾滿汗液全身讓她的裸體看上去更加的迷人和光滑，混亂的黑髮貼在她的後背和乳房上，形成了一副淒慘情景。



將近一尺長的傷口呈鋸齒狀蜿蜒的裂開，豐滿的乳房在劇烈的喘息中起伏著，肚子上的傷口翻捲著露出裡面黃色的脂肪，那粘滿血粗大的腸子開始滑溜溜溢出傷口，蜷曲著蠕動著從她的胯當上垂下來。



在她周圍上杉的士兵，注視著恆子妖艷的剖腹，不由的都呼吸沉重，不停的吞嚥著口水。



精疲力盡的恆子抽出刀子，用手支撐著地面，喘息著，底頭看著自己的腸子隨著自己的喘息一股股的從傷口裡滑脫，推落在自己的胯間，伸手想去抓那些還在蠕動的腸子，但是虛弱的身體，再也支撐不住了，一下子爬在自己的熱血和腸子上。



在周圍的男人們的的注視下一邊苦惱呻吟，一邊痛苦的抱著肚子，在自己的血泊和腸子上翻滾著，抽動著……







第二隊隊員  田村勢津子乞死





在戾橋激戰中，第二隊士田村勢津子是其中最慘烈的一個了。



勢津子那時二十二歲，家臣之長田村義織的侄女，有著優美的身姿和端麗的美貌，小時候在藩中就是公認的第一美女，此外，她的小太刀在藩校芙蓉館的還沒有碰到過敵手。



如今她奉命作為先鋒向敵陣攻進，用她的火一樣的氣勢，去震懾上杉軍隊的小雜兵，殺亂他們的陣腳。



但是，勢津子的精力和體力也有限的。



逐漸的有點力不從心了，小太刀的出刀的速度速度明顯的變慢，力道也開始衰弱。



就在這個時候，早有盛名的武士笠原右門擋住了勢津子的去路。



在上杉的家族「笠原右門」的名字是無人不知。



勢津子也聽說過這個名字，今日看到，從他拿刀的姿勢和身上的鎧甲都能感覺到一種逼人的殺氣，一向自信的她如今也被這樣的殺氣所震懾。



勢津子想，如果戀戰的話，對自己不例，要在第一次出擊就傾盡全力。



「呀！」勢津子拚命地把小太刀從右上斜劈下去，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她的刀劈空了。



由於用力過猛，勢津子的身體也向前衝了過去。



右門把身體向右讓一步平著出刀，攔腰猛刺過去。



大刀的刀刃從勢津子的左側腹狠狠的紮了進去。



「哎呀！」突然的疼痛讓勢津子的身體如同木頭一樣的僵硬起來。



刀刃從左邊的腹部斜著到貫穿了勢津子的腹腔從右邊肚子穿了出來。



右門一邊轉動著刀柄，一邊又猛推了一下刀柄，刀刃又一次硬擠到勢津子的肚子裡。



鮮血開始噴湧而出，染紅了她的衣服，不停的從她的褲間滴落。



勢津子大大睜著眼睛，吃驚了一樣表情在勢津子浮現在她橢圓美貌的臉上，但是瞬間就被激烈疼痛扭曲了，豐滿的臉頰抽搐著，潔白的牙齒緊緊的咬著嘴唇。



「恩~哼~」壓抑的呻吟聲好像是從她喉嚨深處發出的一樣。



白磁那樣的臉頰幾乎要靠在敵人的肩膀上，但右門依舊沒有憐香惜玉之心，將刀柄抽出了一點，讓刀尖回到勢津子的肚子裡，翻攪著刀柄，刀刃在勢津子的肚子裡翻動著。



每次攪動刀子就能感覺到刀刃劈開腸子觸覺從刀身傳在到手裡，在勢津子細小的眉頭之間已經皺成了兩三到深深的皺紋。



「恩哼！哼！」勢津子低聲呻吟的同時，嬌艷的身體也顫抖著。



如花一樣的嘴唇激烈喘息著，溫熱芳香吐息了撩撥著男人的臉頰。



「嗯！」右門也不由得呻吟起來，因為勢津子的顫抖大腿一直磨擦著他勃起的陰莖，勢津子的肚子裡蠕動著的腸子撞擊著鋒利的刀刃，通過刀身右門能感覺得到那種輕微的跳動。



血和汗的氣味攙雜的年輕的女人體香煽動右門的殘忍的情慾，他猛的翻起刀身，豎起大刀的刀刃，這樣的舉動當勢津子那雪白柔軟的肚子怪異的扭曲起來。



「啊呀，呃~~~~」長刀在小腹中翻絞的疼痛，讓勢津子大聲的喊叫。



立起的長刀此時就像高大的陰莖一樣，垂直著向勢津子的小肚子的腔內沉入，逐漸的刺穿裡面的臟器，這樣的疼痛讓勢津子開始絕望而狂亂的掙扎起來。



「腸子呀…肚子…啊，啊，啊！…好疼…啊！」自己的腸子被切斷時那抽搐般的陣疼，子宮被刺的那種奇怪的興奮，扎破膀胱時那種被喚醒的強烈的想小便的感覺！



這些以前沒有經歷過的感覺在她體內快速的奔走，讓勢津子心煩意亂，體內那種奇怪的感覺超過了她內心羞恥。



「啊呀！快殺死我！」她竭盡全力大聲仰頭叫著，篷亂黑髮飄飛起來，接著再也忍受不住，失禁熱尿一迸而出，衝過胯當，濺落在兩腳之間的地面上發出嘩啦的聲響。



被評為藩中第一的美女，一邊暴露出最讓女人羞恥的姿態，一邊歪曲著如花一樣的美貌痛苦的呻吟著。



「啊…啊…肚子，……子宮啊！」刀刃切開他的小腹，刀尖刺到她小肚子深處將劈開子宮的時候，突然勢津子就像勃然大怒一樣的瞪大了眼睛，大叫著，身體也扭動著象弓一樣後仰著，景致在那裡顫抖著。



右門看著勢津子臨終時妖艷的表情，感受著勢津子的子宮的抽搐帶動著刀刃在他的手裡跳動，右門一邊呻吟著，一邊把手伸到褲裡握住自己的陰莖，把精子釋放了出來。



勢津子渾身筋疲力盡力的倒下了，但是，體重把右門的刀身一起帶下去。



右門拔出刀，勢津子就攤倒在地上，嬌艷的嘴唇微微的打開，翻著白眼妖艷的遺容在自己腳下的血泊裡面仰面躺臥著。



肚子上的傷口象成熟的柘榴一樣開裂著，大量的鮮血的粗大粉紅的腸子滑溜溜的蠕動著，從她肚子上的傷口裡蜂擁流出。



流出的腸子在繼續著美麗的蠕動，消耗著勢津子生命殘餘。







第二隊十二名隊員  最後的時刻



第二隊隊長島田律子和隊員十二人，從戾橋的戰敗後，向後山逃去。



隔著山谷看到城堡被大火燒燬，好像聽見上杉軍隊那浪潮般歡呼的聲音。



可以預見城池已經陷落。



「各位，直到今天。我個人覺得已經盡力了。那麼，就在這裡，用純潔自殺來保留高山藩婦女隊的名聲吧。」



對律子的說法隊員們都點頭表示同意，然後就各自尋找切腹自殺的地方。



一把把匕首和肋差被放置在膝前，然後開始安靜整理混亂的頭髮，用白頭巾勒緊，放鬆褲子上的細繩，然後壓低，一直壓低到腰椎骨，接著脫掉上半身的衣物。



一切都按照藩校芙蓉館，被嚴格教授的剖腹作法準備著。



「切腹準備完畢，第一個切腹。對不起！」



剛剛十九歲的石田和歌子拿起肋差敏捷的用白布包裹著刀刃，接著對準左側小腹，雙手握刀猛刺下去。



「恩~~~」疼痛讓她用力咬緊嘴唇呻吟著，一邊瞪大了眼睛空洞的看著前方，一邊把刀刃用盡全力的再次戳進小腹，在全部的刀刃穿過潔白柔軟的腹壁都包裹在腹腔之後，她把左手拉住刀子，開始向右橫切自己的肚皮。



一邊晃動著刀身切斷阻擋刀刃腸子，一邊從左移動刀身向右邊的小腹割去。



歌子細小的眉頭痛苦緊縮在一起，咬緊嘴唇和白齒之間漏出了低聲啜泣一樣的呻吟聲。



然後，從傷口裡拔出刀子，堅決的把刀尖頂在上腹，猶豫了一下刺了進去，疼痛讓她靜止在那裡，在肚臍裡面那柔韌的腹壁頑強的阻擋著刀刃的切割。



「啊，啊，啊！」她大叫著，頑強的向下一頓一頓的切割著自己柔韌的肚臍，鮮血洶湧的噴出，從小腹橫切的傷口的深處，粉紅的腸子開始蠕動著溢出，堆在大腿上慢慢的擴大著。



那散發著光澤的粉紅色的小腸上被切破的地方向外一股股的冒著裡面斑斕的黏液和鮮血，伸縮蠕動著開始滑落。



歌子的端麗的臉慢慢的失去了血色。



眼睛也開始向上翻著。



嘴唇張的大大的，艱難的喘息著，「咕嚕」的聲響從喉嚨發出，透明的胃液緩慢從嘴唇溢了出來。



雙手握緊刺進上腹的刀，但是已經沒有力氣切下去了，突然，和歌子的身體猛烈的抽搐了幾下，接著，就臉朝下倒了下去。



「疼！疼呀！肚，肚子，啊！」和歌子一邊呻吟著，一邊激烈亂抓地面的雜草，在她的身體下面，開始看的腸子和是血泊在慢慢地擴大開來。



「第一切腹，完成的很好！」上身赤裸的隊長島田律子一隻手立掌垂下了頭拜了拜說。



然後是全體隊員也用同樣的方式向和歌子行禮道別。



突然，一個高亢清澈的聲音打破了這個寂靜。



「第二個切腹，田中弓子！」就在她剛說完的時候，又一個聲音接了上來。



「相同，筱原木綿子！」全部隊員都被那聲音吸引回頭看的時候，兩個人已經露出白嫩的肚子準備刺入刀刃。



二十歲左右的木綿子的動作快了一點。



敏捷舉起的右反手握著的匕首，猛然刺進左側小腹，疼痛讓她把身體團成團狀，然後雙手摟住刀刃，一口氣將薄薄的肚皮在「吱吱」的聲音中割裂開來。



刀刃過後的傷口裡冒出的熱血順著小肚子流下來染紅了褲褲，接著是小腸也噴湧著流出了體外。



二十三歲的弓子，用白布把肋差的刀身纏上，左單膝跪地，右手拿刀，向自己的左側小腹刺下去，左手也握在右手上面，一起把刀刃頂進豐滿的小腹中。



然後，開始想右拉動刀刃，深邃的肚臍，被刀刃的拉動歪斜著，艷麗脂肪在刀刃過後的小肚子上燦爛的綻開。



刀刃經過肚臍的正下面一直到右邊的小腹，但是傷口還沒有完全的繃裂，將近一尺的傷口裡，鮮血在緩慢的流出，弓子看到這樣情景的時候，突然把手抓住傷口下的肚皮，一手按著自己的肚臍，大叫一聲。



「啊！」同時，兩手一起用力，傷口突然崩裂了，鮮血和腸子一起噴湧出來。



粉紅的小腸，和灰色粗大的大腸突然膨出腹部。



「啊，啊！」弓子無助的呻吟著，倒在地上，用頭支撐著身體，手，繼續伸進傷口內，向外撕拽著自己的腸子。



這個時候，坐成一排的女們開始一起切肚子。



全體人員十八人，都是二十五，六歲的女人。



一時間痛苦的呻吟，和刀刃撕開皮肉的鈍響交織在一起彼此起伏，血的腥味和女的身體氣味在四周瀰漫著。



都按照平常練習的切腹方式進行著。



接受介錯的死是女武士的恥辱，這句話是高山藩的女子從小就聽到的，尤其被選進藩校芙蓉館之後，學習劍術的婦女隊員，對這句話更是尊崇有佳。



在沒有介錯的情況下想切腹死亡的話，只有把刀子深深的刺進腹腔深處，然後再讓刀刃橫著切，這樣就能切裂肚子裡面的腸子。



如果那樣也不能如願，譬如肚子上脂肪厚的婦女，因為腹壁的血管被切斷增大出血，腸道被切開腸內容物在腹腔內漏出，甚至大小腸子從肚子的切口蜂擁向身體外流出，這樣的痛苦和衝擊，會讓大多數人昏過去。



儘管如此，人還不會死掉，甚至把刀刃從上腹部刺下去，然後向下壓低刀刃，就是所謂的十字形切腹的方法，這樣不僅腸子被切斷，還有可以傷到胃和肝，小腹部中的膀胱，子宮，切開這裡會大量出血，可以加快死亡速度。



如果是一字形切腹的話，在肚臍下面的位置，刀鋒能深入到相當於脊骨的深度，就可以割斷腸子的深處腹部的動脈。



這和割斷頸動脈一樣的致命傷，但是，一般切腹的時候很少人再切割頸動脈，因為在切腹的疼痛下，很難找到頸動脈的位置，還有就是，在大多的情況下女子切腹，都不喜歡這樣做，因為這樣很可能損害自己的容貌。



但是，即使是男人做這樣的切腹自殺也必須要有極大的精力和體力，而以年輕的女孩的體力和意志，做到完整的切腹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儘管如此，她們作為精心挑選的高山藩婦女隊的隊員，都選擇了切腹作為終了自己的方式。



第二隊隊長的島田律子站在稍高的地方松樹下面，冷靜的看著她的隊員們悲壯的切腹自殺。



看著剛剛還帶著興奮到和激動的她們，此時的臉頰由於痛苦變的面無血色，大大張開嘴一邊喘氣，一邊如反胃嘔吐那樣的呻吟，渾身抽搐著。



有的女孩也許是刀刃刺進肚子時稍微淺了一點，開始成團的溢出淡紅色的小腸，從額頭到脖子都是汗水，在地上艱難的喘著氣。



也有比較剛毅的人，竭盡全力拔出短刀對準上腹部刺進去，一邊挺動著身體，一邊雙手用力向下艱難的讓刀子穿過肚臍，然而，好多的人刺進去太深，而弄破了胃，一邊嘔吐著血和胃液，一邊疼的縮成一團痛苦的掙扎。



但是，有好幾個人能比較好的領悟十字形切腹的心得，在上腹部刺入要淺，從刀子割到肚臍的時候，再深深的扎進去！



然後，用雙手的全部力氣和上身的體重壓住刀刃一直劈開到小腹下面，從而完成了漂亮的十字形切腹，但是，完成這樣的切腹之後，她們還沒有馬上死去，在地上徒勞的掙扎翻滾著，肚子上的傷口象石榴一樣開裂著，腸子雜亂的在地上流淌。



有的是在切腹的時候，為了撕膀胱和子宮，在臨終時無意識之中失禁，褲襠的部位污濁不堪。



十幾女人同時切腹的情景，那種震撼和可怕是用筆墨難於形容的。



律子高處站著，目不轉睛看著隊員們壯烈的自殺！



然後，自己也安靜放鬆褲褲的細繩把褲褲壓低，充分裸露著柔軟豐滿的肚子，慢慢的把肋差拉出刀鞘，在一尺六寸的刀刃纏繞白布之後，把脊背靠在旁邊的大樹上，兩腳對八字分開站著，採用了立式切腹的姿勢。



作為隊長，同時也作為武士的妻子，十字形切腹是她的選擇。



閉上眼睛和挺身體之後，就放鬆了讓女人驕傲小肚子，放鬆肚子，讓自己的小腹誇張的圓鼓鼓的突出。



律子用左手愛憐撫摸自己柔軟的小肚子一直撫摸到兩腿之間。



指尖碰到了自己的陰核，頓時一種性慾的快感在她體內流淌起來，在這剎那間，她想起了和她的亡丈甚左衛門那種交媾的快感在她肚子深處復甦，從分開的陰部裡面感到了一種濕潤的感覺。



律子對二十六年的生命沒有什麼遺憾。



現在，只有和隊員們比比誰才能完成最好的切腹。



這樣的想法讓律子的切腹自殺的心情達到了極限。



她慢慢的舉起手裡的刀。



「嗨！」叫聲的同時，雙手向左側小腹狠狠的刺進了肋差，刺進去的是那麼的深，讓她握刀的拳也重重的砸在自己的肚子上，沉重的喘息從她用力咬緊嘴唇間跑漏出來！



她再次放鬆腹部頑強的挺起圓圓的小肚子，把刀刃劃向自己那孔深圓的肚臍下面，刀刃不時的被柔軟的腸子彈了出來，但又被她倔強硬擠進去，直到橫著割開了全部的小腹，八寸長的刀口猙獰的裂開在她柔軟的小腹上。



鮮血「呲呲」的從傷口裡噴射出來，濺落到身前的草地上。



「啊~~~~~~！」長長的慘叫聲從她的嘴唇間發出。



疼痛讓她緊皺眉頭，眼睛仰望天空，斷腸的痛苦讓她面色蒼白，玉石般的額頭的上滲出微小的汗珠。



但是，律子咬緊牙關齒拔出刀刃。



「啊，啊，好疼，……肚子，裂開了……」看著自己滿是鮮血的小腹，律子慘叫著！



但是，她的手指送開緊緊抓住的傷口，向上撫摸著，一直摸到了肚臍，兩個手指放在肚臍傍邊，讓自己那深圓的肚臍伸展開來。



然後把刀子伸了進去，接著迅速刺了下去，肚臍被刺的那種奇怪的感覺，讓她猛的彎下腰，但是，她有頑強的挺直了身體，雙手握住刀柄之後，狠狠的扎進了肚臍。



她的小腹猛的膨突了出來，「叭呲」一聲奇怪的響聲，小腹的傷口突然的繃裂，粉紅色的小腸蠕動的擠開翻捲著黃色脂肪的刀口。



「啊，啊呀！」律子又使勁的向肚臍裡推動刀刃，刀子深深的沒入了她那孔深深的肚臍！



律子停了下來，急促的喘息著，然後再次向下壓著刀身，刀刃吃力的向下割去，彈性十足的腹部皮肉被不可思議的拉長，小腹上的傷口中，小腸被不斷的擠出傷口，向外噴射著血流。



「噗」的一聲，她的肚皮彈動了一下快速的收縮，恢復了原狀，刀刃切過了她的肚臍眼，猛的向下劃開。



「啊，啊，啊……」劇烈的疼痛讓她再次的停了下來，她慘叫著喘息著。



然後開始瘋狂的用手攪動著刀刃，向自己的子宮和到膀胱刺去。



「啊！啊！」奇怪的大叫從她嘴唇間發出，灼熱的液體從律子的陰唇間沖刷出來，順著大腿「嘻嘻唆唆」的流到了地上。



同時，她的手猛的使勁，壓著刀刃割過了橫一字刀口，一下子劃到了陰毛的邊緣。



十字形的傷口像一朵嬌艷盛開的花朵，綻放在她柔軟的小肚子上，沾滿鮮血的腸子一團一團的蠕動著擁擠出傷口，鮮血和腸內的黏液隨著腸子的蠕動向外面一股股的噴湧著，粉紅色的小腸緩慢流淌出來，掛在她的兩腿之間，蠕動著垂降著。



儘管如此，律子還是沒倒下，一邊拚命站直身體用雙腳支撐著地面，一邊憑靠樹幹支持身體。



她的左手猛的插進自己小腹上的傷口，一下一下的把腹內殘留的腸子拖拽出來，最先拖拽出來的是粉紅的小腸，後來就是灰白色粗大的大腸，腸子蠕動著蜿蜒的堆積在她的腳下。



劇烈的嘔吐讓律子停止拖拽，她眼淚汪汪的抬頭看了看遠處燃燒的城池，然後，把手裡的大腸在刀刃上纏了一下，用左手緊緊的握住大腸的兩端，比閉上眼睛，慢慢的積攢著勇氣。



「啊！」一聲淒厲的慘叫過後，律子奮力一抬刀身，「咕吱」一聲，手中大腸應聲斷裂，裡面的腸容物和黏液一起飛濺出來！



最後的斷腸讓她的身體開始可怕的抽筋，律子完成了非常壯烈立式切腹，最後凝望著燃燒的城池，慢慢的坐倒在了樹下。





後記，婦女隊的消亡



戰敗的之後，城中倖存的婦女隊還有七個人，她們在藩校芙蓉館旁邊的道場裡內心平靜的以切腹來徇城。



進入城池的上杉軍兵發現了她們的屍體。



殘破的芙蓉館傍邊的三十個草墊大的道場門全部敞開著，血腥攙雜一種怪異的臭味籠罩著整個道場，地面上鮮血和內臟交織的血泊之中，那七個女人淒慘的屍身雜亂的橫臥著。



她們都還帶著戰鬥時候的白色頭巾的，身上穿著全白的服裝，赤裸著上半身用各自的短刀進行了對自己殘酷的屠腹。



但是，她們在死之前都忍受了長時間的痛苦和掙扎，這一點從她們屍體的位置和身上散亂敞開的胯褲捲起腰布可以看的出來，因為劇烈的掙扎她們大部分的身體都赤裸著。



在她們的衣襟無一例外的都縫著各自的姓名，以便能讓人給予合理的安葬。



除去小巖井兵吉二十八歲的妻子是已婚的婦女之外，其他的都是從十九歲到二十四歲的女孩，全體人員都像規定那樣用白布纏繞住匕首的刀身，只留下四寸多長的刀鋒。



有的屍體上僅在肚子上留下深深的切口，有幾個是接受了介錯，從喉嚨上的傷口可以看的出來，不愧是高山芙蓉館的女子啊，看到這樣情景的人都感嘆不止。



在肚臍的下小肚子切開一字形刀口之後，有拉出匕首從心口一直割到丹田的那種完成正式的十字形切腹的有四人，從大大裂開的傷口裡面流出的大小腸都堆積在草墊上。



其他的二人是在左側小腹三寸處切下，把刀刃向右邊小肚子割開一尺左右的刀口，從屍體的形態看，她們的大小腸完全的脫離了腹腔，看來是切腹後用手掏出腸子，以求速死。



還有一個女人，在下腹深深的切割一字形傷口之後，將刀刃刺進肚臍，從傷口的情況看，曾經使勁的用刀刃剜挖肚臍，以至刀尖從襠部穿出。



看著這些屍體，到處都是斷裂的腸子，她們的表情幾乎都是大大的瞪著眼睛，但，無一例外的都翻著白眼。



臉上凝固著淒慘扭曲的表情。



從這情景，很難想像，她們在臨終前是忍受著什麼樣的疼痛。



更多上杉的士兵擁上道場，看到這慘烈的場景。



但是那些小兵還是第一次看到年輕的女人被剖腹屍體，忍不住想侮辱這些死去的女人，但是在武士們的呵斥下，制止了那些小兵們那無恥的舉動。



因為有白天這樣的情況，所以到了晚上上杉的武士們就把這些英勇的女人們，草草的掩埋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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